
怎一个情字了得！

陈钢

回望“梁祝”，一转眼就是六十年。 我在写《梁

祝》时虽然正当青春，但似乎并不觉年少；而在现

今写《情殇》时，却也从未有“老去”之感，甚至觉得

和当年的“情场”相仿，只是多了些历练，多了些深

沉，多了些感叹。

我爱交响，因为它能重现汹涌澎湃的人生大海；

我爱昆曲，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迷人、醉人、

令人感怀不已而又回味无穷。如果说昆曲是“精致”，

交响是“极致”的话，那么，搅合在一起后就成了“无

微不致”。

我最早知道的昆曲是从《皂罗袍》开始的。 那

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我悄悄地来到华园探望昆

曲大师俞振飞。那时，他一人独坐在底楼的一间灰

暗的屋里。 我情不自禁地在钢琴上弹起了 《皂罗

袍》的旋律：“俞伯伯，昆曲多美啊！ 钢琴和昆曲多

么相配呀！ ”他点了点头，默默地从书橱里拿出了

一本《粟庐曲谱》赠我……

过了很多年，白先勇带了他的青春版《牡丹亭》

来到了上海。 戏后，我将其中的《惊梦》改编成一首

昆曲与小提琴、钢琴的三重奏，又特意用《皂罗袍》

的旋律来贯串。 去年，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沈昳

丽重演了《惊梦》，此时，我才知道她不仅是上海昆

剧団的当家闺门旦，还是位能够演唱越剧、评弹的

多面手。 由此，我就生出用不同剧种的音乐创作出

一组“戏曲风三重奏”的念头，先后写出了昆曲风

《惊梦》、越剧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和评弹风《三

轮车上的小姐》，它们既各呈异彩，却又有共具的中

国韵味和国际风范。

“戏曲风三重奏 ” 演出后反响热烈 ， 又一

次激发起我的创作热情 ， 萌发出为 《长恨歌 》

谱曲的宿愿 。 很早以前 ， 我曾想以 《长恨歌 》

为题材 ， 写部一个人独唱的歌剧 （即以杨贵妃

为主角 ， 以马嵬坡为背景 ， 写她在死亡面前的

幕幕回望）， 并题名为 《情殇 》。 可当我要下笔

时 ， 总觉得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音乐载

体 。 直到 “戏曲风三重奏 ” 演出后 ， 我突然找

到了一个最为合适和最具特色的载体 ， 那就是

将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老昆曲与现代室内乐 、

交响乐的国际语言化合在一起 ， 对撞出激烈的

戏剧冲突和汇聚成巨大的音响合流 。 特别是当

故事有 《长恨歌 》 和 《长生殿 》 垫底 ， 音乐有

宏大的交响乐和细致的室内乐润色和强化的时

候 ， 就有可能用 “交响昆曲 ” 的手法 ， 通过

“舞宴” “兵变”和“埋玉”三个段落，来描写杨贵

妃与唐明皇的生死之恋和表现 “此恨绵绵无绝

期”的崇高诗境。 在沈昳丽的建议下，我在《情殇》

之后加了个副标题 ：“霓裳骊歌杨贵妃 ”。 因为 ，

“骊歌 ”，就是 “告别的歌 ”，就是 “相逢只恨相知

晚，一曲骊歌又几年”。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秦

观的词和当年父亲用它谱成的锡剧风的旋律一直

萦绕在我心头。 现在，我将它镶嵌在乐曲的两头，

作为全曲的主旨。 我在想，情为何物？ 直叫人生死

相许。情以何堪？古今中外多少人为之断肠。情是

艺术的原动力，情是音乐的发酵素。 无情不成乐，

无情不成文，怎一个情字了得！

（作者系中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主要作者之一）

创作谈■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许旸

国内首个童书快闪店 “思南之心·童书快闪店” 亮相上海思南公馆， 上千种经典童

书与阅读活动吸引父母与孩子纷纷 “打卡”， 书店将开至 6 月 2 日。 （主办方供图）

为孩子写作，“蹲下身子”却不能“没有脑子”

缺少对儿童社会属性、群体环境的观照，让一些作品犯上“幼稚病”

“曾经一段时间，有声音认为给孩子写作

就是小儿科，我并不赞同。”昨天，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作家张锦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儿童文学创作中无需一味强调 “儿童趣味”。

事实上，如今一些童书作品过分倚赖摹拟“娃

娃腔”，陷进“蹲下身子与孩子说话”的幼稚模

式，缺少了对儿童社会属性、群体环境等维度

的揣摩观照，难出叫得响的原创精品。

业内不少学者有个共识： 童书不是玩具

的替代品———或许很薄，但并不浅薄，为孩子

写作应有更高远的定位， 有能力向低龄孩子

自如讲述世间万物以及人生哲学。

校园生活题材一旦脱离社
会，“真空”文学无法感染读者

昨天在沪启动的第六届 “上海好童书”

评选阅读推广活动上， 来自 40 家出版社与

机构的 305 种参评童书选出了 50 种入围作

品， 涵盖科学知识、 儿童文学、 低幼绘本等

种类。

在评选过程中， 有资深编辑发现一个现

象，部分儿童文学作品沦为“小儿科”，暴露了

一些创作者缺乏对儿童“人的意识”的关注，

对孩子的社会属性洞察不足。 从事儿童文学

理论研究 40 年的张锦江说，有些作者“陶醉”

于描绘脱离社会实际的校园生活， 将复杂多

元的社会环境扁平化， 或只满足塑造自娱自

乐的小天地，带来题材单一、视野孤立、形象

雷同等顽固弊病。

比如， 一些所谓的校园小说， 其实是段

子拼盘， 以一段段搞笑嬉闹片段连缀而成，

并没有对校园生活氛围、 青少年成长之路的

真正发掘。 有读者 “吐槽”： 校园里上演的

现实矛盾、 升学引发的热门话题、 学生的心

理变化等， 在书里很难找到影子， 此类 “真

空” 文学往往让家长和孩子都提不起劲儿。

这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创作者的惰

性———只在熟悉的“套路”里打转，却忽视对

儿童群体更深层次情感和驱动力的观察捕

捉。事实上，不少世界经典儿童文学都是将主

人翁的个体生命放在社会环境中来表现的，

比如美国作家鲍姆《绿野仙踪》中，童话人物

的社会属性异常广博， 与他人的对话互动充

满想象力，紧连着现实的根；西班牙作家希梅

内斯《我和小银》，通篇闪烁着一头银白色小

毛驴的人性光泽 ；《木偶奇遇记 》《长袜子皮

皮》高度关注儿童自我意识的提升蜕变，不惮

表现孩子的毛病和缺点； 更不用说安徒生营

造的童话世界里，美人鱼、豌豆公主、锡兵等

传世形象饱含文化哲学意义， 可以从多个维

度加以赏析，每次重读都有“回甘”，发人深省。

采风不是 “打卡拍照 ”，动人
细节需反复打磨

业界认同陈伯吹的一个说法： 儿童文学

是小孩子的大文学。“优秀的童书是国家的灵

魂，出版者、作者要有敬畏之心。 如果国内原

创儿童文学更多从人学的角度出发， 深耕当

代儿童的生活轨迹和生命经验， 整体创作将

迎来质的飞跃。 ”张锦江说，一批上海本土作

家做出尝试，如《捉迷藏》基于孩子的真实生

活，从传统游戏切入解析当代社会情感问题，

仿若透视亲子关系的一面镜子；《酸橙》 以拟

人笔法写活了一棵酸橙树， 告诉孩子不必为

讨好别人而结出不属于自己的果实。

“真正好的图画书是‘磨’出来的，仅仅靠

走马观花式打卡、拍些照片远远不够。 ”因创

作《牙齿，牙齿，扔屋顶》获 2014 丰子恺图画

书·佳作奖的刘洵坦言， 为营造逼真的图景，

她带女儿多次去南京老巷采风， 不光要摸清

房屋分布和日落日出方位， 还要了解不同季

节的细微变化，体会角角落落的温度灵性。最

终绘本以孩子换牙习俗为线索，裁缝铺、修车

摊、磨刀匠人交织成的生活图景，不动声色流

淌出城市变迁的母题。

为孩子写作既是“浅语”，要让孩子听得

懂；也是“潜语”，需深入浅出、蕴含深意；更是

“前语”， 以成人作者的生命感悟为儿童输送

情感体验和生活智慧。因此，为孩子写作需更

加谦卑， 这种谦卑不是一定要蹲下来用孩子

腔说话， 它更近乎一种愿望———守护孩子成

长，告诉他们哪些东西值得爱惜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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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 第 25

届上海电视节组委会昨天公布了本

届白玉兰奖评委会名单。 导演高希

希担任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 领

衔评选工作。 中国电视剧单元的评

委阵容则包了编剧陈彤， 演员黄志

忠、 马伊琍以及导演张永新。 上海

电视节将于今年 6 月 10 日至 14 日

举行。

导演高希希以 《历史的天空》

《幸福像花儿一样》 《三国》 《甜

蜜蜜》 等电视剧作品为观众熟知。

高希希本人与上海电视节也颇有渊

源， 由他执导的作品 《三国》 曾获

第 17 届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银奖，

而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担任过白玉兰

奖评委一职。

据上海电视节组委会透露， 本

届上海电视节共收到来自全球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0 部报名作

品， 数量超过历届。 报名作品中包

含众多题材丰富、 风格多样的中外

优秀电视节目， 其中海外剧的报名

数量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目前， 白玉兰奖电视剧、 纪录

片、 动画片、 综艺四大类别的初评

工作已经展开。 入围名单产生后，

再在电视节期间， 由白玉兰奖评委

会进行集中评选。 各大奖项的最终

归宿将在 6 月 14 日举行的 “白玉

兰绽放” 颁奖典礼上揭晓。

与评委会全名单同时公布的还

有本届上海电视节的海报。 海报采

用大色块的电视信号测试光谱作

为主色调，画面中白玉兰的形象经

衍生 ，将轮廓镶嵌于彩色的光谱之

中。这两个视觉元素的混合交融，象

征了电视节“传承经典、不忘初心、

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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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上海之春”，
能为推广中国音乐作品做什么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悠久的音乐

节，“上海之春”一路走过 60 年，不仅已是上海

的一张城市名片和重要的文化品牌， 在很大程

度上也体现着多年来中国音乐发展的厚重步履

与历史文脉。 《梁祝》《红旗颂》《长征交响曲》等

传世佳作从这个舞台推出并走向国际， 为上海

城市和中国文化留下回荡余音。与此同时，如何

让更多中国作品真正传播开来、留存下去，成为

这个老牌音乐节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一甲子过去了，今天的“上海之春”，能为更

好地推广中国作品做什么？

推广中国经典， 不要局限
于《梁祝》《红旗颂》

“上海之春”历来以推广新人新作为办节要

旨，因此在这个舞台上推广时代新人和新作，固

然切合题意。 而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音乐学教授杨燕迪看来，除了力推新人新作

以外， 音乐节在发掘和推广中国经典作品上还

有更大空间。

今年“上海之春”迎来作曲家邹野根据老一

辈作曲家丁善德同名钢琴协奏曲改编的 《降 B

大调双钢琴组曲》的首演；由丁善德之女丁芷诺

教授主编的《中国小提琴作品百年经典》丛书也

于今年问世。“事实上，从小提琴、钢琴到艺术歌

曲、管弦乐等音乐体裁，在中国的创作都来到了

百年左右的发展节点。 ”杨燕迪指出，各方应对

中国音乐经典进行更多回顾和梳理， 从中遴选

出获得业内人士认可的优秀作品，并在“上海之

春”的舞台反复上演，以提升它们的推广力度和

大众认可度。

回顾近年来的 “上海之春”，《梁祝》《红旗

颂》几乎是每年节目单里都绕不开的名字，而且

往往作为组委会的主打演出与观众见面。 不能

否认，这些作品早已彪炳史册，广受欢迎。 可中

国还有很多具有较高艺术性和独创性的音乐作

品，比如桑桐的小提琴曲《夜景》就是我国作曲

家使用无调性手法并加以民族化的最早尝试，

中国小提琴曲不只有《梁祝》《思乡曲》《新春乐》

等几首常见曲目。 而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

交响曲、管弦乐、歌曲、钢琴曲等创作同样充满

勃勃生机， 诞生了不少优秀曲目。 不少专家建

议，“上海之春” 应成为让观众了解和回顾中国

音乐发展成就的最佳渠道， 选曲的视野可以更

开阔一些，以助力中国音乐作品的经典化构建。

让外国乐团来华演奏中国
作品成为惯例

4 月 10 日晚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随着返

场曲《我的祖国》（选自电影 《上甘岭 》）旋律响

起，塞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博洋·苏季

奇转过身， 边执棒边用中文和全场观众齐声歌

唱，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这场音乐会的主体曲

目则出自上届“上海之春”开幕演出《中华创世

神话原创作品音乐会》，集结五位中国当代作曲

家的新作。 塞尔维亚广播交响乐团奏响许舒亚

《盘古开天》、徐孟东《精卫填海》、陈牧声《愚公

移山 》、叶国辉 《牛郎织女 》和周湘林 《鼎定天

下》，中华神话幻化成荡气回肠、唯美动人的旋

律，舞台上激荡起中西文化交融的绮丽火花。

“‘上海之春’的国际性得益于音乐节平台

的高端视野， 助力更多中国作品从这里走向世

界。 ”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上海之春”组委会

副主任许舒亚说，此前有来自德国、意大利和塞

尔维亚的交响乐团主动提出想参加本届音乐

节， 组委会根据乐团档期促成这次塞尔维亚广

播交响乐团的演出， 该团还有意把这场音乐会

带到塞尔维亚的舞台。此外，维也纳二十世纪乐

团也在本届“上海之春”奏响许舒亚《冬季风景》

（世界首演）、秦文琛《太阳的影子之八》、温德青

《泼墨一》和沈叶《钟馗》等新作。

音乐界从业者们正欣喜地看到， 当代中国

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海外乐团演

奏。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期待“上海之春”形

成由外国乐团演奏中国新作的惯例。“演奏的中

国作品不仅是返场曲目， 而且应作为开场曲或

者是具有一定长度、难度的节目。 ”上海音乐学

院教授叶国辉说，除了“上海之春”的舞台，针对

来到上海乃至全国其他舞台展演的外国乐团，

希望相关组织机构可以进行协调， 让中国作曲

家的作品被更多地上演， 使它们获得被海外名

团接纳欣赏的机会， 进而广为传播到世界主流

音乐舞台。

不仅面向上海， 也要面向
全国和世界

“‘上海之春’如果要更有力地推广中国作

品、说好中国故事，应当进一步突破上海本土的

地域限制，将眼光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中国

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这样表示。 今年音乐节

在突破地域局限上，出现了新亮点：日前指挥家

吕绍嘉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和男中音托马斯·鲍

尔， 上演了波兰作曲大师潘德列茨基以中国古

诗词为灵感的新作《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

的交响乐新作《敦煌与丝绸之路》，近日由兰州

交响乐团奏响。

上海文化码头的聚集效应吸引召唤来了

外国作曲家 ， 在音乐节舞台上带来他们对中

国文化的思考 。 与此同时 ，专家建议 “上海之

春 ” 也能成为发布和展演全国优秀新作的最

佳平台。 比如，音乐节可以组织国家级艺术大

奖———中国音乐 “金钟奖 ”的获奖者和获奖作

品在这个舞台上亮相。 “全国范围内有哪些代

表中国音乐界前沿的新人新作 ， 我们有很多

从业者都渴望在上海听到他们的声音 ， 希望

组委会可以和中国音协 、 文化和旅游部等达

成合作 ，展现上海宽广的胸襟和格局 。 ”杨燕

迪说。

文化

从1929年的《怀旧》到2019年的《情殇》
多部中国作品同台献演纪念《梁祝》60周年

本报讯 （记者吴钰）第 36 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将于本周日落下帷幕， 闭幕音乐会

将由指挥林大叶执棒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团

献上纪念《梁祝》60 周年演出。 60 年前首演者

俞丽拿的学生、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

际小提琴比赛获奖者陈家怡压轴献演 《梁

祝》，致敬经典、致敬恩师。

音乐会将由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

作品，黄自先生 1929 年完成的《怀旧》序曲拉

开帷幕。 黄自因恋人胡永馥突发心脏病去世，

悲痛中写下此作。 该曲引子缓慢悲凉，逐渐进

入快板后舒展优美，将满腔衷肠一一倾诉，表

达对爱情的美好回忆。 当年此曲在耶鲁大学

毕业音乐会上演出后， 浓郁的浪漫气息收获

颇多赞誉，有媒体评价其“显示出最佳的配器

手法”，为中国交响乐创作开辟了高起点。

向经典致敬外，音乐会也将呈现 《梁祝 》

作曲家陈钢、 何占豪两位教授近年的代表力

作，其中陈钢新作交响诗曲《情殇———霓裳骊

歌杨贵妃》将举行世界首演。 该曲以《长恨歌》

与《长生殿》的故事结构为背景，在昆曲与交

响乐的交相辉映中， 表达杨贵妃与唐明皇荡

气回肠的生死之恋。 昆曲表演艺术家沈昳丽

将独唱其中的昆曲段落，通过“舞宴”“兵变”

“埋玉”三段，抒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的缠绵诗境。

何占豪所作的二胡协奏曲《英雄泪-蝶恋

花》则取材毛泽东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

柳轻扬直上重霄九”，寄托对亲人的无限思念

和饱满的爱国之情。

日前吕绍嘉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和男中音托马斯·鲍尔，上演了波兰作曲大师潘德列茨基的新作《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蔡磊磊摄


